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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勇

雁门关又名西陉关，作为一处天然要塞，

它雄踞于山西代县城西北 20 公里处的勾注

山上，与宁武关、偏头关合称三关。

我们是在今年春夏之交去雁门关的。出

发时，阳光明媚；到达时，烟雨朦胧。在七弯

八拐的土路上行驶了许久，车子转过一个大

弯，才来到勾注山的山腰。两侧高耸的主峰

挺立在烟雨之中，峰顶被烟雨遮挡，既有沉雄

之气，又有清逸之美。蜿蜒的土路向着雁门

关蜿蜒前行。

天上飘着毛毛细雨，微风从关口吹过，凉

丝丝的。

我们爬上勾注山，踏上“北国天涯”的古

关道，顿时产生一种沧桑的历史感：独特险要

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雁门关

“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

控中原。”

无数胸怀壮志的戍边将士，挥师北上，在雁门关外征战

沙场，或壮志未酬、饮恨千古，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古道两旁峰峦错耸，山势险峻，中有路，盘旋幽曲峡谷而

过，异常险要。古朴苍茫的长城绵延山下，既有巍然之势，

又有环抱相守之态。山形地貌浑然天成，雄关要塞皆为人

力铸就。二者雄浑气势融为一体，尽显自然与人文相融的

壮阔之美。

雄关岁月始于烽烟，处处浸染铁血风霜。漫漫两千余年

边关征战史就此铺展，无数名将在此纵横驰骋，谱写壮阔边

关史诗。

岁月悠悠，两千多年时光流逝，昔日夯土关城早已不复

旧貌，风雨沧桑不断侵蚀着古老遗存。现今留存的关隘城门

共有两座，其一为地利门，一旁便是李牧祠。相传明代原建

祠宇早已毁于战火，如今早已无迹可寻。

李牧是战国时期赵国赫赫有名的战将，善待士卒、胸有

韬略，善固守御敌，驻守雁门数载坚壁不战，保得赵国北境平

安。赵王误以为他怯战，换将主动出击，却接连落败，只得再

请李牧出山。李牧初时闭门称疾，赵王再三恳请，这位深明

大义、深谙匈奴习性的名将才再度领兵。其后大破匈奴，民

间更传其曾施“美马计”：见匈奴万匹良马在桑干河畔饮水，

李牧便放千匹母马隔河引诱，公马闻嘶尽奔赵营，不战而获

良马无数。此役之后，匈奴十余载不敢南下犯边。

在李牧祠旧址，尚立有碑石数通。其中有明代《武安君

庙碑记》，记载李牧率兵屡胜匈奴之事，并记述明代战乱时雁

门关仍为军事要塞。

我们穿越地利门门洞。地上铺着光亮的长条青石，已被

磨出深深的车辙印，可想当年关塞车马络绎不绝的盛景。

站在关门向南望，看到的是重重叠叠的

山，绵延不绝，靖边楼也隐入灰蒙蒙的雨雾

之中。

向第二座关门——天险门缓步走去，“靖

边楼”三个苍劲的大字直入眼帘，诸多书画

摄影作品乃至人民大会堂关楼图景，皆取景

于此。

铸就代县历史荣光的，正是这座雁门雄关

城楼。历经六百余年岁月洗礼，墙体沧桑斑

驳，依旧傲然屹立。它淡然阅尽历代旌旗更

迭，见证战火平息后的安宁，与岁月流转间的

世间百态。宛若沉静老者，默然伫立，静待向

人缓缓诉说过往种种荣光浮沉、悲欢往事。

从赵国起，中原与北方部族的边境纷争，

一直延续至北宋时期。烽火一直没有停息，雁门边关血流成

河，基本是胜少败多。历经无数攻守征战，雁门关尽显古战

场军事价值。此地构筑两关四隘、六大防御体系与七十二处

军事据点，搭配雁门十八隘、三十九堡、十二联城形成完备防

线，载入史册的大小战事二百余次。

千百年来，雄关巍然屹立，构筑起坚固边防，抵御外寇侵

扰。秦国大将蒙恬出雁门修长城北击胡人；汉卫青、霍去病

驰骋长城内外；宋将杨业在雁门关外大败辽兵，无数将士在

此谱写一曲又一曲的壮烈悲歌。

我们向山下走去，雨仍在下着，眼前的植被油绿发

亮。回望历史，长城是人类文明瑰宝与珍贵文化遗产，关隘

更是其精神内核。烟雨中的靖边楼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奇

峻和壮美，雁门关是英雄的关隘、是壮烈的关隘、是悲怆的关

隘，它记载着华夏儿女戍守疆土、抵御外侮的历史。

（作者单位：新朔铁路大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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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辽西多雄山，却少有人知北镇的医

巫闾山，藏着东北最细腻的浪漫。它不似泰

山那般巍峨壮美，也不似华山以险著称，更

像一位沉静千年的老者，裹着松涛与古意，

静静卧在锦州市北镇的山水间。

趁着初夏晴好，我踏上去往闾山的路，本

是想寻一处清净散心，不料一入山门，便跌进

了四千年的时光里，连呼吸都慢了下来。

车停在山脚下，抬眼便见“医巫闾山”四

个大字刻在巨石上，苍劲有力。这山名源自

古东胡语，意为“大山”，舜帝时封为幽州镇

山，隋代正式确立为“五岳五镇”之一的北

镇。千百年里，辽代帝王数次巡幸狩猎，清

代康熙、乾隆等帝王不远千里来此祭祀，连

屈原都在《楚辞》里写下“夕始临乎于微闾”，

将它写进千古诗篇。这样一座有故事的山，

无需刻意渲染，单是历史底蕴，便足够让人

向往。

沿石阶缓步上山，最先入怀的是满山林

木的清新。闾山留存大片完好的原始黑油

松林，林木苍翠连绵，松涛阵阵，宛若温柔低

语。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在石阶上投下

斑驳光影，脚下是温润的青石路，身旁是葱

郁的草木，偶尔有鸟鸣从林间传来，清脆悦

耳，瞬间洗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风掠过松

林时，带着淡淡的松脂香，深吸一口，只觉神

清气爽，难怪古人说这里是灵秀甲天下，果

然名不虚传。

行至半山腰，便见大石棚飞瀑。天然石

窟如巨掌撑开，一股清泉从崖壁倾泻而下，

形成薄薄水帘，水珠溅落在青石上，叮咚作

响。崖壁上刻着历代文人的题字，乾隆御笔

的石刻清晰可见，一笔一划间，藏着岁月的

痕迹。站在石棚下，伸手接住飞溅的水花，

清凉瞬间沁透心脾。不远处的圣水盆，泉水

清冽甘甜，掬一捧入口，带着山间特有的清

甜，连疲惫都消散了大半。

继续往上，路过万年松，树干粗壮，枝繁

叶茂，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挺拔。再走一段，

便到了观音阁，红墙黛瓦掩映在绿树间，香

烟袅袅，钟声悠悠。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

只有静谧与祥和，站在阁前远眺，群山连绵，

云雾缭绕，宛如仙境。

若想挑战自我，可沿着山路前往望海

寺，直至主峰望海山。主峰海拔866.6米，石

阶虽有些陡峭，但沿途风景绝佳。越往上，

视野越开阔，登顶那一刻，所有疲惫都烟消

云散。晴空万里时，极目远眺，隐约可见渤

海的轮廓，海天一色，壮阔无比。山风呼啸

而过，吹起衣袂，仿佛能触摸到云端。低头

俯瞰，山间林海如涛，奇峰怪石错落有致，野

花点缀其间，色彩斑斓，如一幅绝美的山水

画卷。

山间还有不少人文古迹，耶律楚材读书

堂藏在幽静之处，青瓦石墙，古朴雅致。遥

想当年，一代名相在此苦读，书声琅琅，与松

涛相伴，如今虽不见当年身影，却仍能感受

到那份宁静致远的心境。

下山时，可选玻璃栈道，透明的栈道悬

于崖壁之上，脚下是幽深峡谷，身旁是青山

翠柏。站在栈道之上，既心生些许忐忑，又

被眼前的美景震撼，林海奇峰尽收眼底，步

步惊心，却也步步皆景。若是春季前来，漫

山梨花盛开，如雪似海，香飘十里，那番“香

雪海”的盛景，更是令人沉醉不已。

逛累了，下山后不妨尝尝北镇的特色美

食。软糯的驴打滚、鲜香的沟帮子熏鸡、皮

薄馅足的水馅包子，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辽西

风味，为整趟山水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有人说，登山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也

是一场与自己的和解。在医巫闾山，没有拥

挤的人潮，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千年的

古意、清新的空气、秀美的山水和宁静的时

光。它不张扬、不刻意，却用最温柔的姿态，

治愈每一颗疲惫的心。

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盛名，辽宁北

镇的医巫闾山，藏着最质朴的美好。春日赏

梨花，夏日避酷暑，秋日看红叶，冬日观雪

景，四季皆景，步步皆情。若你厌倦了城市

的忙碌，不妨来这里走一走，踏一次青石

路，听一阵松涛声，赏一幅山水画，在千年

古山里，寻一份属于自己的悠闲与自在，原

来人间美好，从来都藏在这样温柔的山水

寻常里。

（作者单位：绥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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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字】

亚 ：甲 骨 文

“亚”是象形字。或

认为“亚”象古代聚

族而居的建筑群平

面图之形，类似四

合院；或认为“亚”

象陵墓、墓道之形；

也有学者认为“亚”

象明堂轮廓之形，

明堂是古代一种

“十”字形礼仪建筑

的通用性设计，诸

如太庙、太学（辟

雍）、陵庙都可能采用，“亚”字形高等级墓葬或椁

室是在模仿明堂的形状。

说文解字 SHUOWENJIEZI

龙首青铜灶

文物名称：龙首青铜灶

文物年代：西汉

文物类型：铜器

收藏单位：内蒙古博物院

文物数据：高 40 厘米，长 40.5 厘米，宽

28.5厘米

器物为灶、烟筒、釜、甑分制组合而成。

灶呈船头形，正面为长方形灶门。灶面上附

有三釜，一大二小，大釜上有甑，釜均为敛

口，折腹，圜底。灶两侧各饰铺首衔环纹，平

底下附四个相互对称的兽蹄足。后插烟筒，

系昂首嘶吼的龙头造型。灶是中原定居民

族生活必需品，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汉墓

中，多作为明器出现。这件铜灶是内蒙古地

区迄今发现个体最大最完整的一件。

（据学习强国）

（（据学习强国据学习强国））

社址：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168号 邮编：750011 区号：（0951） 新闻编辑部：6971609 专题部：6970420 办公室（传真）：6971298 发投部：6971697 全年定价：330元 发行：自办与邮发 印刷：宁夏报业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副刊•公益广告
2026年5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娟 编辑、版式：张雨婷04

烟雨
雁门关

闾山探幽

因为锦州离赤峰很

近，所以我常去走走。

平日里看遍这里的碧海

青山、逛过底蕴十足的

博物馆，饱览“山海之

城、锦绣之州”的风光。

但每次奔赴，让我念念

不忘、印象深刻的，始终

是这座小城的美食。锦

州的美食，从来不在金

碧辉煌的宴席上，它藏

在百年熬煮的老汤里，

凝在老师傅递来的肉串

上，飘散在街头巷尾的

袅袅炊烟中。

清晨五点，城市是

被石桥子早市的人声

“吵”醒的。晨光穿过柳

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

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还

没看清摊主的模样，鼻

腔先被一股浓郁醇厚的

虾油香萦绕。那是锦州

八宝菜独有的气息。玻璃罐里，嫩绿的

小黄瓜、酱红的萝卜条、油亮的辣椒，圆

滚滚的地环在琥珀色的虾油中微微颤

动。据说这手艺始于清康熙年间，曾是

紫禁城里的贡品，乾隆爷尝罢，称赞它

“名震塞外九百里，味压江南十三楼”。

但对于排队的大爷大妈来说，帝王的赞

美远不如这一口脆爽来得实在。夹一

筷子，鲜气直冲天灵盖，再配上一个掰

开就流油的水馅包子，薄软透亮的面皮

裹着滚烫的鸡汤肉馅，一口下去，汁水

四溅，这是锦州人驱散清晨凉意的绝佳

美味。

日头渐高，街角的熏酱铺子开始冒

烟，沟帮子熏鸡是带着淡淡木香的醇厚

香气。始创于1899年的老汤，在巨大的

铁锅里咕嘟咕嘟地沸腾着。店主老李

总是沉默着，手里拿着长长的铁钩，在

热雾弥漫中翻动鸡身。柏木与砂糖在

锅底燃烧，赋予鸡肉那标志性的枣红

色。用手撕开，肉丝分明却又酥烂脱

骨，那股子烟熏火燎的香气，不是调料

堆出来的，是时间焙出来的。隔壁桌的

北镇熏猪蹄是当地人格外喜爱的地道

美味，皮糯筋道，胶质黏唇。

然而，锦州真正的灵魂，是在夜幕

降临时才彻底苏醒的。当路灯亮起，整

座城市便沉醉在炭火烟火之中。锦州

烧烤，这块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早

已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日常。凌河夜

市人声鼎沸的人潮中，我找了一家烟雾

缭绕的烧烤店坐下，烤箱前的师傅只穿

一件背心，手中的铁签在火花中翻飞如

蝶。“哥们，吃点啥？”他头也不抬地问。

没等我翻菜单，他又补了一句：“咱这儿

没啥花里胡哨的，就这烤肉串、烤鸡爪、

烤生蚝，烤鱿鱼，都是实打实的功夫。”

这话不假，锦州烧烤的厉害之处，在于

那套严苛的“蘸、刷、撒、烤、翻”的规

矩。生烤与熟烤区分明确，酱料是秘而

不宣的底牌。炭火的红光映着食客们

大汗淋漓的脸，滋滋冒油的肉串散发着

焦香。正当我被辣得直吸气时，旁边递

过来一瓶冰啤酒。“嘿，哥们，你不是去

年在这跑马拉松的那位吗？没想到今

儿在这儿遇上了。来来来，合桌一起

吃！”在这座城市，体育和烧烤有着奇妙

的共生关系，跑道上的汗水，最终都化

作了烤箱旁的碰杯。

在锦州的日子里，我还特意去寻了

寻义县的小吃。一碗羊汤，是平凡日子

里暖心的滋味。汤色如奶，羊肉软烂，

没有丝毫腥膻，配着刚出炉的吊炉烧

饼，掰碎了泡进去，一口下去，暖意从胃

里一直窜到脚底。还有那轻薄柔韧的

义县干豆腐，当地人常说：“干豆腐卷大

葱，越吃越轻松。”这看似质朴的吃法，

实则是对食材极致的自信。透光见影

的豆皮，裹上鲜甜的小葱和自家的黄豆

酱，一口下去，软韧与清辣交织，朴素的

食材，反倒酿出了动人的家常滋味。

每次离开锦州时，我都有所感悟。

看美景吃美食，所谓的“寻味”，寻的不

仅仅是舌尖上的酸甜苦辣。那些在老

汤边守候了一生的老人，那些在炭火前

挥汗如雨的师傅，他们用时光慢炖着这

座城市的味道。这味道里，有历史的回

响，更有市井的体温。入口三春不忘，

余香终日不绝，大抵是因为，这人间至

味，往往就是这让人依恋的红尘密码。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老公营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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